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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孵化成幼虫加水就行

从卵，依次长成幼虫、蛹、成蚊，这项事业就在我的身

边发生。一条狭长走廊，两侧是由玻璃墙隔开的宽敞房

间。一侧是幼虫们的“公寓”楼群；另一侧整齐排列着40

个笼子，成年蚊子正在那里交配。被罩上一层纱网的笼

子，远看是一片寂静的灰色，凑近才会惊觉，原来里面有密

密麻麻的身影在微微颤动。生活在热带岛屿的人们对动

物并不陌生，但此刻，前来参观的人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带领这场公众导览的是环境局的主管李晓曦。她告

诉大家，这40个笼子每周可以产出2400万颗卵。在约两

周的生命里，一只雌性埃及伊蚊通常会产卵3次，每次大约

100颗。

笼子底部放有产卵盆，其中盛着一些水和产卵纸。据

说，蚊子喜欢这些纸条粗糙的质地。

看过蚊子卵的人，也许会在日常生活里变得草木皆

兵。李晓曦给我们看一叠白色纸条，上面密布着一串像签

字笔细心绘制的纹样，犹如一簇一簇蹿高的火苗。凑到眼

前，你会发现那其实是无数黑色小点。“这些蚊子的卵就像

黑色的灰尘，所以下次清理地板的时候，看到类似的东西，

请务必清理干净，因为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灰尘还是卵。”

李晓曦提醒我们，并把一个装着纸条的透明罐子递给大家

传看。轮到我要传给下一位阿姨时，她皱着眉毛摆摆手，

冲我撇了撇嘴。

在水中，蚊子卵很快就能孵化成幼虫。一位研究人员

形容，这个过程就像泡面一样，总之加水就行了。

“蚊子公寓”幼虫成长为蛹

幼虫被安置进40层托盘搭建起的“蚊子公寓”，在这

里成长为蛹，然后迎来一个重要时刻：按性别分组。之后，

它们的“蚊生”就要分成两条路了：走和留。

对科学家来说，关键是保证它们按同样的标准和速度

生长，让分组更准确。这是因为不同性别的个头差异明

显：雄蛹比较小，雌蛹比较大。“但要是一只雄蛹吃得太多，

长得特别壮，它可能就会被误认成雌蛹了。”李晓曦说。

为了标准化喂食，每层托盘里的幼虫数量必须相同，

即26000只。令我们震惊的是，项目刚开始时，数幼虫纯

靠人工：眼尖的操作员一手拿滴管，一手握计数器，每从滴

管里挤出一只幼虫，计数器就往下推一格。环境局的一份

文件写道：“训练有素的操作员每小时可计6000至8000

只幼虫。”

显然，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尤其是生产需求正越来越

大。后来，环境局和一家科技公司合作，设计出自动计数

器。不到5分钟，就能数出26000只幼虫。

用机器喂蚊子统一食量

喂给每层的食物量也必须相同。但即便如此，怎么保

证每只都吃得一样多呢？李晓曦回答：“我们现在用机器来

喂蚊子，而不是靠人工，就是为了确保每一只蚊子吃得一模

一样。以前靠人手喂，确实发现有差异。这些年我们不断

校准、不断优化，只为了让一切尽可能标准化、统一化。”

环境局的资料显示，目前使用的是“全自动液态饲料

投放系统”，它“高精度且稳定一致”，“喂养人力节省高达

90%”。资料还特别提到，现在，每3.17只幼虫，共享1平

方厘米的居住空间。

在我们面前，暗红色的浆液正通过一根根透明软管，

稳定地输送到每一层。负责区分性别的仪器是一个散发

着幽幽红光的黑箱。装在透明托盘里的蛹被送进黑箱，结

合了人工智能的扫描仪将测量每只蛹的“肩宽”。随后，系

统将“肩宽”数据绘成柱状分布图，雄蛹和雌蛹的数据形成

两个明显的集群。两个集群中间的数字，即为分界点。

接下来，蛹会来到黑箱右边的分流装置，机器通过控

制水流和光线，将它们精准分开。雄蛹会再接受一次低剂

量X射线照射，这是为了对付偶尔混进来的雌蛹。这种射

线能让雌蚊失去生育能力，因此即使它们被释放，也不会

把细菌传给下一代。雄蚊受到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最后一站蛹羽化为成蚊

实验室的最后一站，是另一个同样堆满架子的房间，

蛹在这里慢慢羽化为成蚊。架子上贴着许多巴掌大的黄

色方块垫子，浸满特制的糖溶液，模拟蚊子在野外吸食的

植物汁液。

2016年，这个项目启动时，曾经引发一些忧虑。毕

竟，每天要打蚊子已经够头疼了，现在还要养蚊子、放蚊

子，怎么听都有点瘆人。一些居民忧心忡忡地向媒体表

示，自己的确被蚊子咬得更多了。为此，《海峡时报》2022

年做过一篇专题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者亚

历克斯·库克接受采访时说，叮咬率上升更可能是“感觉

上”的增加，而非真的变多了，因为大家知道了这个项目，

就开始留意蚊子——“就像有人提到头虱时，你的头皮会

开始发痒一样”。

另一位学者则说，这个项目只减少埃及伊蚊的数量，

但新加坡还有其他种类的蚊子会咬人，当时的高温、湿度

和降雨，可能导致了这些蚊子数量增加。

李晓曦告诉我们，虽然新加坡蚊子种类很多，但大多

数待在郊外的森林中；离人比较近的，也就三种。除了埃

及伊蚊，另外两种的威胁相对较小：一种是白纹伊蚊，也能

传播登革热，但远不如埃及伊蚊厉害；另一种是致倦库蚊，

这种金棕色的家伙在夜间出没。它们和人类一样，安然适

应了飞速的城市化。其中，埃及伊蚊适应得最好。比如，

在居民楼一楼放飞的埃及伊蚊，竟然曾在顶楼被捕获过

——所以，不要以为住得高，就没有蚊子。这也为环境局

设计投放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

环境局在新加坡多地实地研究初步发现，在释放区，

居民感染登革热的风险降低了约75%，埃及伊蚊数量则减

少了80%至90%。到2026年，这项计划将覆盖80万户家

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一半。

当然，哪怕知道这些蚊子不会咬人，大概也没有多少

人乐意看到一大群蚊子找上门来。环境局在App里开发

了一项功能，让你能看到自己住的地方会不会投放蚊子、

具体几点投放。李晓曦说，一般会在上午6点半到11点之

间投放——“所以你可以头一天晚上把窗户关好，第二天

下午再打开”。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在新加坡
蚊子正在消灭蚊子

一定要注意，温度要控制
在28摄氏度，湿度是80%；每
层楼的“住户”数量要不多不
少，正好26000位；分配给每
一层的食物量也必须相等……
这样，才能保证每位“住户”每
顿吃得一样多，以免有谁过胖
或者过瘦。在下一道工序里，
体形是用来分辨“住户”性别的
关键指标，超重或者营养不良，
都可能造成误差。

新加坡政府在“养”蚊子

8月第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来到新加坡

东北部一栋名为“科技坊二号”的白色建筑

里。我从未见到这么多蚊子——更准确地说，

是蚊子幼虫。它们住在被管理者称作“蚊子公

寓”的金属架子里，这会儿正在进食——一种

颜色介于血红和褐色之间、质地像番茄酱的浆

液，已经看不出原料是什么了，只有像是海鲜

被捂了好几天的气味一阵阵往鼻子里钻。

是的，新加坡政府在“养”蚊子。这间由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运营的蚊子工厂，每星期

要生产约500万只雄性埃及伊蚊，并将它们

释放到户外。政府还在筹建全岛第三间产蚊

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想想看，新加坡一

共也才600万人。

这些实验室出身的雄性埃及伊蚊，肩负着

关乎人类安危的使命：防止登革热传播。在新

加坡180多种蚊子里，埃及伊蚊是登革热、基

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最主要的传播媒介。

任务的核心在于，埃及伊蚊体内被植入

了自身并不携带的“沃尔巴克氏菌”。这是一

种天然存在的细菌，在蝴蝶、蜜蜂、蜻蜓体内

也有，对人类无害。

细菌对雄雌蚊子影响不同

这种细菌对雄蚊和雌蚊的影响截然不

同。

对于雄蚊来说，它就像“绝育药”：植入沃

尔巴克氏菌的雄蚊与不带菌的雌蚊交配后产

下的卵，一个都孵不出来——生物学家们称

其为“胞质不相容性”，一种让后代注定夭折

的机制。于是，让这些绝育的雄蚊混进野外

种群，就能减少病毒传播。

不用担心这些雄蚊会咬你。它们只喝植

物汁液，从不叮人。

相反，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雌蚊，产下的

卵能正常孵化，还能把细菌传给幼虫。科学

家们正是利用这个特点设计了整套机制：将

沃尔巴克氏菌注入蚊子卵，孵化出的雄蚊被

释放，雌蚊留下继续产卵。代代如此，这种细

菌被牢牢刻进蚊子家谱里。

世 界 上 常
用的传统驱蚊
方式大多是使
用化学喷雾。
图为1月22日，
在印度尼西亚
班达亚齐，防疫
人员使用化学
喷雾驱蚊。（资
料图片 新华社/
法新）

1月22日，在印尼，防疫人员使用化学
喷雾驱蚊。（资料图片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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